
第30卷 第 2期 

2023 年 3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30 No.2

M a r . 2 0 2 3 

 

     
 

身体素养培育的感知-行动理论探索 

——基于生态动力学的分析 

 
陈辉映6 

(扬州大学 体育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摘      要：身体素养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对印第安人基于“狩猎-采集”生活方式所形成的身体素

质和运动能力的总结，后经欧美学者研究推广逐步进入各国体育教育政策制定的视野。当前研究

较多集中在身体素养“是什么”和“如何测”这两个问题上，在此基础上更需要在“如何培育”

上进行理论探索。基于生态动力学中身体素养感知-行动理论的探索，把身体素养培育作为一种学

习过程，将环境作为身体素养培育的关键要素。研究认为，身体素养培育要通过“约束-给养”来

驱动，身体素养培育要通过“感知-行动”来发展，身体素养培育要通过“探索-适应”来实现。

对创设身体素养培育学习环境的启示包括：回归“真”运动环境、生成“真”运动体验和探索“真”

运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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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erception-action theory of physical literacy cultiv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ynamics 

CHEN Huiy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127，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literacy originated from the “hunter-gatherer” lifestyle of Indians, and later, it 

was studied and promoted by European and American scholars, and has also entered the vis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policy-making in various countries. However, the most studies focus on the two issues of "what is" and "how to 

measure" physical literacy, and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how to cultivate" physical literacy is needed.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perception-action” system of physical literacy based on ecological dynamics takes the 

environment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physical cultivation and endows it with deep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literacy should be driven by “constraints-affordances”,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literacy should be developed through “perception-ac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literacy sh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exploration-adaptation”. The suggestions on the creation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literacy include the paths of returning to the “true”sports environments, generating “true” 

sports experiences and exploring the “true” sports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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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的通知》([2019]40 号)中明确提出：“到 2050 年，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人民身体素养和健

康水平、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居于世界前列”，

也提到“将促进青少年提高身体素养和养成健康生活

方式作为学校体育的重要内容”。这是国家层面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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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身体素养。此身体素养概念的起源可追溯到

1884 年，美国陆军上尉 Edward 使用它来描述他所观

察到的印第安士兵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1938 年身

体素养的概念首次出现在教育类期刊中，研究认为公

立学校应对学生的身体素养和心理素养负责。直到

1993 年开始，以英国学者 Margaret 为代表的欧美学者

才对身体素养进行一系列研究。Whitehead 标志性研究

成果主要描述了身体素养的哲学基础、价值意义以及

具有身体素养的人应该表现出的特质[1]。在我国，众多

学者也对身体素养进行不同角度的研究和探索，包括

对身体素养的西方哲学基础和中国古代身体素养观，

对各国身体素养理论与实践进展的研究，对身体素养、

体育素养、学科核心素养相关概念厘清的研究，以及

对身体素养测评方面的研究等。2010 年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始探索身体素

养作为一个习得现象。从生态动力学的理论出发，对

认知(人们是如何思维和学习)的解释是围绕着学习者

与具体环境的属性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将学习者

与要学习的内容及学习发生的环境和情境分开是不可

能的，也是无意义的[2]。基于生态动力学这一基本假设，

从学习环境和情境塑造这个视角出发，把身体素养培

育看作是一个在探索和适应发展中的学习过程，为“如

何培育身体素养”提供理论参考。本研究是基于此展

开的，把身体素养培育作为一种学习过程，运用生态

动力学理论对身体素养培育的感知-行动进行探索并

对如何营造身体素养培育的学习环境提出建议。 

 

1  身体素养的理念缘起、培育价值与要点 
1.1  身体素养的理念源自于印第安人“狩猎-采集”

的生活方式 

身体素养并不是一个全新概念，这个概念的最早

使用记录可追溯到 1884 年，美国人 Edward 上尉在陆

军工程兵团的专业笔记中使用这个概念来描述印第安

人的身体状况[3]。Edward 观察当地印第安人士兵展示

出的身体素质和技巧后，便使用身体素养这个词来描

述他所观察到的印第安人的运动品质。他认为这种品

质并不是通过教授获得的，而是被嵌入到当地士兵的

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环境结构中，通过潜移默化习

得的。狩猎-采集部落的认识论与西方笛卡尔一元论

哲学截然不同。美洲原住民认为知识是通过与环境互

动获得的，而知识的获得又有助于加深对环境的了解、

加强与环境的联系。这一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一部分原

因是出于生存需要，但也反映了原住民对环境的尊重

和理解，与环境的互动是他们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世界上许多土地开拓者的共同点，

也是他们生存方式的核心。这些开拓者通常对环境有

着深刻了解，因为这是他们了解如何在陆地上开垦，

探索和发现资源，在合作的群体中采集、狩猎、觅食

和生长的基础。随着生态系统的进化，他们对环境的

认识必须持续适应和不断变化[4]。 

在这样的社会中，儿童在早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里

都是在玩耍中学习[5]。在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影响

下，儿童是积极的学习者，根据自身的需要参与学习。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习是一种持续的、有趣的活

动，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这种学习观认为世

界是无限复杂的，因此不可能对它有一个普遍共识。

印第安人相信，有用的知识只能通过个人经验获得，

而个人经验虽然是主观的，但在某个特定的空间和时

间内却是有效的。他们将通过与环境互动学习获得知

识经验的过程称之为寻路，寻路的内涵在于每个个体

都将找到属于自己独特的发展之路[1]。寻路概念的内涵

与 Whitehead 所提的身体素养之旅有异曲同工之处。

可以看到，人类与环境互动的方式从来都不是固定不

变的，而是在代际相传中不断地完善和补充环境，创

造一个由共同体中个人经验形成的动态知识网络。 

1.2  身体素养培育应对全球“活动缺失症”蔓延的困境 

过去 20 年来，身体素养成为全球热门理念，主要

因为数字技术和电子媒体的普及影响了人类的身体活

动水平。与上一辈人相比，这些技术的进步为儿童成

长创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身体、情感和心

理环境。当代社会中的儿童和年轻人往往被剥夺了前

几代人参与身体活动并获得享受有意义的个人发展体

验所需的机会。作为在屏幕技术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他们的健康和福祉已经遭受损害。有研究显示，在全

球范围内由于身体活动的缺失，每年将导致 500 多万人

过早死亡，经济负担超过 500 亿英镑[6]。预计到 2030

年，美国每两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肥胖，29 个州的肥胖

率将高于 50%，预计近 25%的成年人患有病态肥胖[7]。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活动缺失，许多国家建议儿

童和成人每天至少进行 60 分钟的适度体育活动或者

强调每天达到 10 000 步的步数以维持身体活动水平。

尽管如此，有研究显示全球仍有超过 14 亿成年人没有

达到每天 60 分钟身体活动的建议[8]。但是，纵使提高

了身体活动的时间和频率，还是不能提升个体的功能

性运动技能，从而达到使人们变得活跃并维持活跃生

活方式的作用，因此也就无法持续获得有意义的运动

体验。那么，为了让人们追求和保持活跃的生活方式，

从而缓解人类健康、寿命以及高经济成本等问题，身

体素养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因为具有

身体素养的人将主动与环境互动，获得有意义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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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从而支持其持续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方式。 

1.3  身体素养培育的要点——人与环境的交互性 

从 1993 年开始，英国学者 Margaret 认为有必要重

新审视和阐述身体素养的概念。她认为孩子们玩耍的

机会正在减少，身体活动的主要途径转向了体育课程，

这些体育课程的侧重点在于健身和运动技术的训练。

她观察到，这样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使很大一部分儿童放

弃了体育活动[9]。校内外的体育活动以高水平运动技术

表现为主要焦点，体育活动的价值似乎只通过在体育

竞赛上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中才能显现出来。2001 年

Whitehead 提出一个有身体素养的人在各种各样的身

体挑战情况下都会保持沉稳自信。个体在“阅读”身

体环境的各个方面时具有感知能力，同时预测运动需

求的可能性，并以智力和想象力对其做出适当反应。

身体素养促进人全面能力的提升，包括嵌入感知、经

验、记忆、预期和决策中的身体能力[10]。Whitehead 的

身体素养理念基于 3 个哲学基础，即一元论、存在主

义和现象学。一元论认为身心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存在主义认为，个体的存在来自与环境的互动，人在

与世界的互动中创造自我。现象学认为，个人的世界

观是通过他们对这些互动的体验形成的，并认为感知通

过身体本质形成了个人如何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11]。受

现象学影响而兴起的具身认知思潮推动人们重新认识

身体的作用，主张人离开身体就不存在所谓的认识，

强调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认为身体适应环境的活动

塑造了认知和心智[12]。基于具身认知的身体素养理念

强调身体是参与认识的，不同的身体意识会带来不同

的身体体验，进而产生不同的认知。具身认知强调知

觉、身体和世界是一个统一体，人是通过身体的方式

而不是意识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通过身体对客观世

界的作用而产生和认识世界的。从 2001 年 Whitehead

有关身体素养的定义中可以观察到这些理念，这与当

时在身体活动和体育教育中所提倡的关于身体素质和

运动特性的精英主义观点相去甚远[13]，这些理念可以

将我们带向对有意义的运动体验的追求与探索。 

可以看到，一元论和存在主义从根源上拒绝了身

心二元论的观点，认为世界是从个体以往互动的经验

中被感知的。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身体素养意味着

每个人都会将以往的互动经验带到每一个情境中，而

每个人都会从独特的个人视角来感知这个情境。2013

年 Whitehead 又对身体素养进行进一步的定义[14]，但对

支持身体素养培育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解释不够。尽

管她更关注的是结果，但这对了解什么是身体素养有

重要帮助。因为普遍属性的框定也将这个概念从现象

学的理念中抽离出来，这些被描述的属性不再是个性

化的特征，而成为应该在所有儿童青少年和成人身上

培养而形成的统一属性。这种方法削弱了具体的、个

性化的身体素养之旅的理念，以及根本的现象学假设，

即不可能将一个人的发展过程与另一个人的发展过程

进行比较。2017 年 Whitehead 和国际身体素养协会又

再一次定义了身体素养：动机、信心、身体能力、知

识和理解，以及重视和参与终身身体活动[15]。从表述

上来看，这个定义中对个人和环境被视为一个不可分

割的整体系统这一理念的体现有所弱化。若只看该定

义中这 4 个相互关联的结构(身体、动机、信心、知识

和理解)，容易将身体素养培育置于一个非情境化的环

境，将重点放在儿童及其相关能力的发展上，对环境

和情境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价值和作用体现不够。事

实上，无论是从身体素养最早缘起——印第安人的“狩

猎-采集”生活方式，还是 Whitehead 所提到的身体素

养的重要理论基础——具身认知，以及身体素养对人

类“活动缺失症”的积极应对价值上看，其底层逻辑

都是相通的，就是重视人与环境的交互性，并通过与

环境的互动获得有意义的运动体验。 

1.4  生态动力学丰富身体素养培育的理论研究 

1979 年吉布森在其著作《视觉感知的生态方法》

中首次提出生态动力学的概念。生态动力学的基础是

生态心理学和动力系统理论。生态心理学认为，必须

感知才能运动，也必须运动才能感知[16]。学习发展不

是有机体内部认知(信息加工)的产物，也不简单地是

环境选择的结果，而是持续、周期性地使用信息来调

节他们的运动，通过意图驱动自组织系统与信息丰富

的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环境的互

惠过程。动力系统理论认为人类可以被理解为复杂的

适应性系统[17]，该理论强调个体需要了解自然界中的

复杂系统，以帮助自己在不同时间、不同范围以及不

同程度上不断适应，在稳定和不稳定状态之间不断过

渡。生态动力学认为人类是自组织的动力系统，人类

行为是对环境的反应，是通过学习者和具体环境的属

性，特别是环境的给养，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

的。Gibson[16]认为有机体感知环境的方式是有机体在其

中如何行动的关键。环境中的有机体通过环境的给养

而获得行动的机会。例如，如果(作为人类)看到一只

老鼠，其反应将与猫看到老鼠的反应大不相同。在这

个例子中，老鼠是一种环境的给养，因为它在邀请环

境中某个有机体的行动。这表明不同感知如何导致不

同行为，就像感知老鼠的方式与猫感知的方式不同，

因此产生的行动也截然不同。 

Gibson 认为有机体建构了他们自己的环境，有机

体不同所感知构建的环境也就不同，这表明有机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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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相互依赖的。实际上学习者是意图驱动的系统，

源于行动者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目标和意图。作为环境

中复杂的感知对象，学习者会受到驱动，对环境中发

生的事情做出反应。身体素养培育作为一种学习的过

程，与个体所在环境以及个体所在环境中感知与行动

息息相关。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线下体育教培活动停

摆，孩子们的身体活动从规整的运动场转移到小区、

公园，从运动项目学习到自由游戏玩耍。项目自己选、

规则自己定、空间自己探索，这些在动态活动环境中

感知和行动，体验自我调节的机会，游戏场景、运动

场景、街道和花园等城市环境，都是丰富个人身体素

养的核心要素。生态动力学特别是感知-行动理论能

丰富身体素养培育理论的研究要点即关注个体与环境

的交互作用。 

 

2  身体素养培育的感知-行动理论解析 
基于 Karl Newell 的交互约束模型[18]，构建生态动

力学视域下的感知-行动理论模型(见图 1)，表明不同

约束(有机体、任务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给养，个

体通过对给养的感知进行探索、引发行动、适应环境，

进而显现出新的约束-给养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感知-

行动，不断循环，在探索-适应环境中实现学习发展。 

 

 

 

图 1  生态动力学视域下的感知-行动理论模型 

 

2.1  身体素养培育要通过“约束-给养”来驱动 

学习由行动者和“约束-给养”交互作用的目标

和意图驱动。意图动力推动了学习者的认知形成，即

他们的理解、计划、组织和决策，但不限于认知，还

包括学习者在任务、环境和有机体的动态约束下自我

组织的效能[17]。这意味着，在各种约束下探索性的动

作越多，学习者就会发现越多可利用的给养[19]。因此，

学习者在学习和表现方面的能动性是通过约束-给养

驱动，从而产生感知和行动。 

学习者通过对各种约束的探测获得给养并采取行

动。给养是各种约束的属性，由各种约束(有机体、任

务和环境)将其具体化促使学习者产生行动。给养不是

约束的内在属性，而是与一个具体行动者(需要具有一

定目标和能力)的关系。例如，门把手具有可以被转动

的给养作用，但是只对于能转动把手的行动者才有该

给养作用。动物或婴儿是没有转动把手这一能力的行

动者，对于他们而言，门把手就不具有可以被转动这

个给养作用[20]。因此，给养是与行动者的能力相关的。

此外，“约束-给养”是意图驱动的基础。虽然门把手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而言有可以被转动这一给养作用，

但只有行动者有一个相关目的(例如，走出房间)的时

候，他们才会认识到这种给养。Gibson 也举过类似的

例子，当人们有邮寄信件的需求时邮箱才会吸引他们。

若没有这样的需求，邮箱的给养是没有意义的[16]。 

意图动力与各种约束(个人、任务和环境)密切相

关，个体通过探索赋予一种给养的价值和意义。如果

教育者对孩子的探索给予了太多限制，例如要求孩子

死记硬背地重复活动、要求孩子模仿教育者行为等，

都有可能会干扰这一探索过程，在剥夺意图驱动的同

时也剥夺了孩子从活动中获得价值和意义的机会。

Gibson 认为，意图驱动来自个体对约束的任务、环境

或其他人的给养，根据个人需求、经验和能力变化，

给养的价值或意义(以及使用或不使用给养的动机)也

会发生变化。例如，在体操课上，一个配有缓冲垫的

跳马与一个没配缓冲垫的跳马对孩子们来说具有不同

的价值和意义。带缓冲垫的高马将为孩子提供价值和

意义，让他们在相对安全的区域探索各种不同的运动

解决方案，没有缓冲垫的跳马则不具有相同的价值和

意义。因此，孩子不太可能表现出相同水平的探索行

为，并且可能会没有参与动机。当然，也有另外一种

情况，因为对于一个有一定运动能力的孩子来说，他

们可能觉得不需要缓冲垫的安全信息来提供意义和价

值。然而，运动能力更强的孩子又可能会感觉到，与

没有缓冲垫时相比，他们会尝试用缓冲垫进行难度更

高的动作。因此，精心设计的活动或环境对所有儿童

都有意义和价值。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被邀请

基于自己的能力现状来探索一个可承受性的情境，这

将鼓励个体与其所处的环境互动，并根据身体、技能、

环境或任务的变化来改变行为[21]。因此，从生态动力

学的角度来看，身体素养的培育要通过“约束-给养”

与个体属性的匹配来驱动实现。 

2.2  身体素养培育要通过“感知-行动”来发展 

具身性运动技能的学习是生态动力学视野下身体

素养理念的核心[1]。个体与生俱来的攀、爬、跑、跳、

投等身体基本能力，是人类探索世界、与所处环境进

行互动的最基本、有效手段[22]。个体在立足于身体基

本能力的基础上，经过后天不断习得的体育活动技能

可以帮助个体在环境中探索、与他人互动并协商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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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预期目标[23]。如果没有广泛的具身性运动技能发展，

个体发现、探索和处理周围环境信息的能力就无法得

到培养，这种能力的缺乏会对学习能力和社会适应产

生影响[7]。 

21 世纪前，影响动作技能学习研究的主流理论是

信息处理理论。信息处理理论表明，信息通过感觉系

统(如视觉、听觉、本体感受)进入，与计算机的工作

方式类似，被编码并存储在个体短期或长期记忆中。

信息处理理论假设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方式，其结构

位于大脑内部，作为学习过程的结果而建立或加强，

以便在运动出现之前制定行动计划。这种方法的前提

是，运动技能学习反映心智模式的成熟，是一个渐进

的线性过程，完成从泛化到分化再到自动化的过程。

这种对运动学习过程的传统方法导致人们相信，传授

运动技能需要体育教师或教练预设一种“理想”的运

动模式，并在过程中要尽量地纠错从而不出现任何偏

差。教师是传递知识和技能的权威专家，导致教师和

学习者之间的权力失衡。儿童的学习体验就是规定性

行动(遵循动作示范和老师的指示)和重复性行动，以

尝试复制最佳技术、减少可变性，直到学习者能够高

效可靠地执行动作技能[24]。然而，这样的学习过程最

显著的负面影响是几乎没有给孩子们留下探索和适应

环境的空间。 

生态动力学认为，通过感知和行动而学习到的运

动技能增加个人在多种运动环境中熟练和自信的可能

性，实现“发展中的学习”，因为其涉及学习者与环境

的互动、检测信息和适当适时地给出动作反应。这意

味着行动者会对他们所处的环境做出反应，而他们的

行为方式正是这种反应的结果[12]。这表明人类可以找

到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运动解决方案，并通过感知和行

动学习。例如，篮球中传球技能学习不仅是对单一技

能的学习，在比赛压力和相对混乱的环境中运用这些

传球技能需要行动者进行感知并产生不同行动。此过

程的关键点是要感知任务和环境的变化，调节自己的

行动，从而适应不同环境。身体素养培育中运动技能

的学习是一个非线性过程，学习者利用“感知-行动”

在所处的环境中进行自我组织，进而实现学习和发展。 

2.3  身体素养培育要通过“探索-适应”来实现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和科技飞速进步，

儿童在户外玩耍的机会被剥夺，缺少能自由地在街道、

公园里玩耍，在田野和林地等自然环境中进行探索的

机会。现代社会中的儿童游戏被转移到室内，成年人

也倾向于在儿童早期生活中提供功能狭隘的玩具供其

玩耍，然而这些玩具很难帮助儿童深刻地认知和理解

世界，导致孩子们没有机会像他们前辈那样探索自己

所处的环境并深入了解它。这样一来，儿童的生活经

验就难以获得，他们不太熟悉随着季节性变化而发生

变化的环境，例如雾气蒙蒙的早晨或结冰的路面。他

们可能也不熟悉生活附近的环境，例如不会遇到上学

路上可以跳过的障碍，或者在公园和树林里骑自行车

的小路。然而，身体素养的持续培育离不开对所处环

境的探索和适应，应该鼓励孩子们主动探索他们所处

的环境。无论是在市中心、郊区还是农村地区，通过探

索和亲身体验，他们才能对环境有深入的了解和适应。 

探索-适应的过程是一个由个人能力驱动的过

程，当个人能够检测环境的关键和有意义的特征时，

这些特征才可以被利用来“寻找自己的路”[4]。即使在

需要探索新的地方和在不熟悉的领域中，儿童的过往

经历也能帮助他们仔细地检测信息并利用环境特征，

成功、安全地寻找到自己的路。基于此，孩子们还将

发展运动能力，快速将运动系统重新组织成可迁移的

相关协调模式，因为他们了解在不同环境中哪些特定

行为比其他行为更有效。正是个人对环境的了解逐渐

使他们能够熟练地与环境互动，并不断响应环境中的

邀请而组织行动。通过这种方式，在环境中的探索和

适应支持了持续的身体素养培育。 

身体素养之旅可以被视为一个不断探索和适应环

境的过程，这意味着逐步加深学习者对环境的了解以

及个体在环境中的地位[25]。在身体素养培育中，应该

鼓励孩子们通过亲身体验来获得有关该活动的知识，

而不是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过长且详细的解释。教育者

们常常习惯为孩子们提供一条“捷径”来帮助他们，

但这最终会剥夺他们的意图，阻碍重要运动技能的发

展。通过探索和适应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身体素养，才

能真切地体会到身体活动的价值和意义。 

 

3  身体素养培育的学习环境创设启示 
基于身体素养培育的感知-行动理论对身体素养

培育的学习环境创设提出：回归“真”运动环境、生

成“真”运动体验、探索“真”运动路径。身体素养

培育的学习环境创设要以能促进学习者与环境的发生

互动行为、生成运动体验、探索运动路径为目的和标

准，而“真”的内涵体现在身体素养的培育要与个体

所处的现实环境紧密联系，从而生成对个体有意义的

运动体验并探索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运动发展路径。 

3.1  回归：“真”运动环境的交互 

身体素养培育是一个寻路的旅程，个体通过探索

和适应的过程对环境有更深了解，从而重视身体活动

的价值和意义。身体素养也是个体在游戏、运动和体

育活动中获得解决新挑战和问题能力的重要基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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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动力学对学习有一个重要隐喻，那就是人是信息

探测者。学习者如同信息探测器一样，可以探测不同

种类信息——环境中也充满了有趣的信息供学习者探

测。个体对环境给养的探测是基于充分的行动机会的，

若身体活动受限，那么对于环境给养的探测就会受到

极大限制。因此，身体素养培育学习环境的营造关键

点之一就是如何塑造环境中的给养供学习者探测，从

而帮助学习者理解环境的给养，帮助应用环境给养的

学习者知晓行动的可能性并产生行动。“真”运动环境

的“真”体现在真实的生活情境和运动情境。因此，

在身体素养培育的学习环境创设中要提供给学习者与

学习环境发生感知-行为的机会。 

目前，人类体育活动的空间大多是对称设计，然

而在现实世界中环境的结构不太可能具有如此高的对

称性，然而在非对称的空间上学习移动和运动更符合

现实生活情境中可能需要面临的问题。例如，在游泳

池这样的受控环境中学习游泳与在公开水域学习游泳

对比，学习者所需的水上安全技能和游泳技能是不同

的。在明亮的游泳池中学习和在温热、平静的水中游

泳可能无法满足所有儿童学习游泳的需求。Button 等[18]

研究证明，在开放水域环境中学习游泳技能的儿童会

发展出自我调节倾向，并通过知觉、认知、情感使身

体系统得到发展，从而在一两节课上就提高了游泳技

能和生存能力，并且能根据水环境的不同产生能力迁

移。此外，运动情境中有无对手的练习也会呈现出不

同约束和给养。例如，学习者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练

习网球发球时，环境中呈现的感知信息就会有所不同。

“真”环境的营造需要深入理解制约表现行为的信息，

以及可能会促使个体学习者采取特定行动以实现预期

任务目标的给养[23]，这就需要教育者必须确定关键信

息源和给养，以鼓励学习者搜索并接受这些行动邀请。

作为学习环境的营造者，教育者要帮助学习者在实践

任务中感知和利用可用的给养。技能学习的基础是儿

童通过适应和利用环境中的关键给养来学习适应环境。

身体素养培育要提供练习环境，特别是为学习者提供

机会，培养与环境中的给养进行有效互动的能力[27]。通

过不断观察学习者在各种真实环境中的感知与行动，

教育者可以了解学习者身体素养培育各方面的发展，

包括对环境提供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他们对环境的了解

程度。学习应发生在具体环境和情境中，才能捕捉可

执行、发展和获得所学技能的动态变化，提供各种各

样的真实活动和练习环境更有可能丰富学习者的身体

素养，促进其终身参与体育活动。 

3.2  生成：“真”运动体验的获得 

体育教师、教练和家长常鼓励孩子们在早期对一

项特定运动项目的技术和战术进行专项学习，认为通

过重复训练以在不同环境中展现出一致、稳定的最佳

运动表现就是“金标准”。然而，有证据表明早期专项

化实际上可能会导致运动技能的窄化，由于高度专项

化、结构化的运动技能可能不会在环境中转移，从而

会导致个体在身体活动上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此外，

这种专业化方法也被发现会降低儿童的积极性，并可

能会给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带来负面影响。例如，

孩子们学习游泳，不要以奥运会游泳冠军的动作技能

标准来要求孩子，这对大部分孩子来说既不可行、又

没必要。生态动力学视野下的身体素养培育理念认为，

运动技术的再生产不再是身体素养培育中的关键点，

身体素养培育的要点是要为学习者提供有意义的运动

体验。“真”运动体验的“真”体现在运动体验对个体

来说要有意义，有意义的运动体验的生成需要个体在

可变的环境中主动感知和行动。因此，在身体素养培

育的学习环境创设中需要为学习者提供能获得有意义

运动体验的机会。 

为学习者提供可变的运动环境是鼓励学习者从一

种偏好的运动行为转变为一种新的运动行为的一个重

要因素。正是由于学习环境中存在一定的灵活性，学

习者才有机会适应这种变化、尝试不同的东西，而不

是试图在训练中重复或排练特定的动作模式。例如改

变游戏空间或学习任务的规则(如提供非对称设计的

游乐场或向不同方向投掷)，增加在练习中的可变性，

通过与约束的调整来推动学习者的运动系统在稳定的

行为模式之间进行转换。如果要为学习者提供一个更

全面的身体素养之旅，那么环境中的协作是至关重要

的。学习者在一个环境中与队友和对手的互动将对自

我组织过程产生重大影响，要为学习者提供有其他学

习者的学习环境。因为当学习者试图实现任务目标时，

他们必须与对手、队友在相互作用的约束下进行自我

组织。这种持续的过程被描述为共同适应，每个学习者

的行为都受到环境中其他学习者行为信息的约束[28]。教

师应避免在没有其他学习者的环境中为学习者设置问

题，而是要利用任务约束为学习者提供协作和共同适

应的机会，确保学习者在实践环境中的感知行动，才

能获得有意义的运动体验。对于学习者来说，重要的

是要理解他们在环境中与他人的互动如何影响自己的

发展和他人的发展。Lee 等[29]基于对学生和教师的定性

访谈得出的结论认为，提供有意义运动体验的学习环

境更能够促进感知能力、自主性和关联性，从而增强

学生在体育课上的内在动机和乐趣。因此，学习者通

过有意义的运动体验发展了他们的身体素养，那么对

各种环境的迁移和适应将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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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教育者只能对学习系

统的不同约束(有机体、任务和环境)如何相互作用做

出有根据的预测。但是，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突发性

特征使得学习者与学习环境的互动难以被完整预测

到。学习者的这种特性可以减轻教育者从教学伊始就

希望提供“完美”学习环境的压力。然而，这也更加

确定了教育者要根据当前观察到的学习者与环境的互

动，灵活调整教学环境和任务设计来适应学习者的即

时需求，促进有意义的运动体验生成。 

3.3  探索：“真”运动路径的寻找 

身体素养培育要激发学习者探索个性化运动方

案，每个人的身体素养培育之旅都是不同的。教育者

可以通过控制环境的各种约束，包括任务、环境、要

求等来促进新的感知-行为的循环。学习者在学习情

境中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意图驱动的系统，这一系统与

环境进行动态交互，而学习的目标是从与信息丰富的

环境交互中构建出来的，教育者可以鼓励学习者通过

多种方式来完成任务目标。例如，只要达到预期目标

(如朝着目标物踢球并得分)，学习者可以自由地选择

运用脚的不同部位踢球。此外，体育教师还可以调整

学习环境的限制条件，从而促进学习者出现新的可能

擅长的运动行为。例如调整球的大小可以促使学习者

在接球游戏中采用不同的接球方式，再比如通过在场

地中随机布置非等距离的标记，为学习者提供跨越不

同距离的跳跃和落地挑战的可能等。在许多体育教学

环境中，这种约束的变化会使学习者通过自我调整从

而促进不同运动行为的出现。“真”运动路径规划体现

在身体素养的培育要承认个体差异，因身体条件和所

处环境的不同，每个人的运动发展路径都是独特的。

成功与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只要充分挖掘了自己

的潜能，就是成功的[30]。因此，在身体素养培育的学

习环境创设中要尽可能地提供多样的运动路径供学习

者进行探索选择。 

生态动力学将学习描述为学习者在约束条件下感

知信息和自我组织，并利用环境的给养进行发展的过

程。体育教育应该创设出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提供有

意义的真实活动，帮助学习者“寻找自己的道路”，并

且在寻路过程中展现出探索不同运动解决方案的潜

能。学习者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能够自主地搜

索和探索个性化的身体活动，并根据学习环境获得个

性化的运动解决方案和运动发展路径。 

 

基于生态动力学的身体素养理念重新思考了来自

狩猎-采集活动结构对积极生活方式形成的重要意

义，将身体素养的最初本意与生态动力学理论联系了

起来。作为教育者，有责任支持儿童青少年的身体素

养之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超越二元的、以表

现为中心的教育方式，因为这些方式无法让孩子们获

得有意义的身体活动体验和积极生活方式。教育者不

应该先入为主地规定技术动作来规划、设计和做出判

断和决定，而应该在“感知-行动”中根据儿童与环

境的互动创造丰富的环境，提供动机、价值和意义，

鼓励儿童青少年探索和利用与环境互动的机会，从而

促进其独特的身体素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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